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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塔

克服重重阻力回国报效祖国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6 月 29 日上午， 来安县张山镇，77
岁的郭郢村村民陆元龙在电视上看到自
己堂兄、 两院院士陆元九获颁 “七一勋
章”的消息，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 “他是
我们安徽的骄傲！ ”陆元龙自豪地说。

1920 年 1 月，陆元九生于皖苏交界
的来安县张山镇， 其父亲作为中学数学
教员，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分子，家庭给了
他良好的熏陶。 1937 年，民族抗战烽火
燃起，陆元九到达大后方重庆，考入中央
大学航空工程系。 1941 年毕业后，陆元
九留校任助教，后在 1945 年以优异成绩
考取公费出国留学， 进入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航空工程系深造，并于 1949 年获博

士学位。此时，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陆
元九渴望报效祖国， 却因美国阻挠不能
回国。 直到 1956 年，根据中美达成的协
议， 陆元九带着家人从旧金山登上返回
祖国的轮船。

20 世纪 50 年代， 惯性导航堪称世
界一流技术， 回国后的陆元九被分配到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先后任研究员、研
究室主任、副所长，参加惯性导航技术的
研究开发。 他对我国的自动化研究起了
开拓性的作用， 除进行工业生产自动化
研究外，还主持了飞行器自动控制研究、
稳定系统研究等，都取得了成果。

1958 年 ，毛泽东发出 “我们也要搞
人造卫星”的号召。 陆元九提出：要进行
人造卫星自动控制的研究， 而且要用控
制手段回收它。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提出
“回收卫星”的概念。与此同时，我国第一
个探空火箭仪器舱模型在陆元九和同事
们的手中组装出来。

20 世纪 60 年代初， 陆元九在中科
院、 中国科技大学同时负责多项工作，
他把自己在陀螺、惯性导航方面的所学
所用编撰成书，于 1964 年出版《陀螺及
惯性导航原理 （上册 ）》，这是我国惯性
技术方面最早的专著之一。 1965 年，陆
元九主持组建中科院液浮惯性技术研
究室并兼任研究室主任，主持开展了我
国单自由度液浮陀螺、液浮摆式加速度
表和液浮陀螺稳定平台的研制 。 在长
春，我国第一台大型精密离心机也在他
的主持下诞生。

“十年浩劫”，陆元九被剥夺了一切
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陆元九被调往
北京控制器件研究所任所

长。 其间，陆元九积极参加航天型号方
案的论证工作。 他根据国外惯性技术的
发展趋势和国内的技术基础，对新一代
运载火箭惯性制导方案的论证进行了
指导。

陆元九一直倡导要跟踪世界尖端
技术 ，在他的领导下 ，中国航天先后开
展了静压液浮支撑技术等预先研究课
题以及各种测试设备的研制工作 。 同
时，陆元九极力主张改善试验条件和设
施，以便研制高精度惯性仪表。 由于他
的努力，国家批准建立了惯性仪表测试
中心，为我国惯性仪表研制打下了坚实
基础。

1982 年，陆元九作为全国惯导与惯
性技术专业组副组长、 技术咨询分组组
长，力主统筹规划，明确各研究单位的发
展方向，防止低水平重复。 1984 年，陆元
九担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 科技委常
委职务。在他过问下，航天系统自培高学
历人才已成风尚， 航天人才断层问题逐
步得到解决。

由于在惯性导航和自动控制方面的
卓越贡献， 陆元九先后被选为中国自动
化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航空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宇航学会理事、中国惯性技术学
会副理事长、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中
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和国际宇
航科学院院士等， 并当选为第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六、七届全国
政协委员。

14岁冒着炮火送解放军过江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6月 29 日，“七一勋章” 颁授仪式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渡江英雄”
马毛姐第一个上台，获授党内最高荣誉。

“这个荣誉不是我个人的，她属于无
数人。 ”马毛姐说，自己当初成为渡江突
击队员， 是为了让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
子。如今的幸福生活，是一代又一代人奋
斗得来的。

1935 年，马毛姐出生在无为，生长
在江边一个贫苦渔民家庭。 一间低矮的
小茅草屋，几亩薄田，还有一只用以捕鱼
的小木船，这就是她家的全部家当。

1949 年 2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
了长江北岸的无为， 当地大小村落里驻
扎着 20 多万准备渡江的解放军。无为民
众挑米担柴、修路挖沟、提供船只，忙着
各项支前工作。当时年仅 14 岁的马毛姐
也积极参与其中，跟着哥哥去听动员会，
并报名参加渡江突击队。

4 月 20 日夜， 渡江战役正式打响，
马毛姐和哥哥划着船与其他 3 只船组成
渡江突击队，载着 30 多名解放军战士向
长江南岸进发。哥哥眼睛不好，在船桅杆
扯帆，马毛姐一手掌舵，一手划桨，船只
快速地向南岸破浪前进。 子弹像雨点一
样飞过来，打烂船帆，也打中了马毛姐的
右臂。她忍住痛，简单包扎后，稳住船舵。
一整夜，她横渡长江 6 趟，把 3 批解放军
送上南岸。

渡江战役胜利， 华东野战军授予马
毛姐“渡江特等英雄”称号，荣立一等功。
因为她没有名字， 鲜红的五角星上就写
着“马小姐”3 个字。

1951 年， 马毛姐参加了国庆观礼。
10 月 3 日晚，中央领导同志和各地代表
一起看戏， 马毛姐就坐在毛主席和周总
理中间。毛主席拉着马毛姐的手，亲切地
问她叫什么名字。马毛姐结结巴巴地说：
“我姓马，在家排行老三，别人都叫我‘马

三姐’，我没有正式名字……”第二天，毛
主席把马毛姐接到中南海家里。吃饭时，
毛主席亲切地说：“今天请你来， 是想给
你起个名字，你姓马，我姓毛，就叫马毛
姐吧，同意吗？”马毛姐使劲地点头，从此
她便有了真正的名字。 毛主席还赠给她
一个笔记本，并题词：“毛姐：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

从北京回来后，马毛姐就上学了，毕
业后分配在合肥工作。她在麻纺厂、针织
厂、被服厂等多个单位工作过，担任过车
间主任、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等多种职
务。 无论干什么，马毛姐都兢兢业业。 她
还担任过多届省、市政协委员，经常深入
基层了解情况，如实反映群众呼声，以实
际行动赢得了人们的敬重。

1990年，马毛姐离休了，但她没闲下
来。 她经常义务到机关、学校、工厂等单
位作革命传统报告， 教育孩子不能忘记
历史，要建设好未来。 直到 2005年 5月，
马毛姐正在做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辅导
报告时，突发脑梗塞，被送进了医院。

如今， 在合肥市蜀山区西园街道卫
生服务中心里， 杖朝之年的马毛姐每天
都会在女儿的陪伴下遛弯， 老人家精神
状态很好，也非常坚强。 女儿刘女士说：
“母亲没有什么文化，却每天都看电视新
闻、关注国家发展。在新闻上看到习总书
记去金寨老区看望农民， 她就会对我们
说，‘习主席对老百姓好’。 ”马毛姐用淳
朴的语言表达着对党深深的爱。

革命传统代代相传

■ 本报记者 李浩

“李宏塔，共产党人革命传统、优良
家风的传承人 ，始终艰苦朴素 、严于律
己，在每个岗位上都践行党的根本宗旨，
当好人民‘勤务员’，树立了党员领导干
部忠诚干净担当的典范。 ”6 月 29 日上
午，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随着
司仪的介绍，省政协原副主席李宏塔缓
步走上授勋台。

李宏塔的祖父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
始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父亲
是安徽省委原书记、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
长李葆华。特殊的家庭身世，并没有为他
带来特殊的照顾。 1966 年，16 岁的李宏
塔中学毕业后报名参军。临别时，父亲李
葆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要准备吃大
苦。 不能吃苦，就不能成人！ ”到部队后，
李宏塔被分配至江苏河口农场， 当了一

名农垦兵。 在艰苦的部
队环境 ，他犁

田、播种、插秧、除草、沤田，样样都干，不
怕苦不嫌累。在部队 3年，他被评为劳动
能手、神枪射击手、万米游泳能手。

1969 年 4 月 ，李宏塔从部队退伍 ，
分配到合肥化工厂当了一名普通工
人。 当时的化工厂技术条件比较落后，
有害气体腐蚀性很强 ， 要戴防毒面具
上岗 。 李宏塔积极肯干，很快成了厂里
的骨干。 1973 年 10 月，厂里推荐李宏塔
上大学。 毕业后，李宏塔仍然回到了原
单位，当了一名技术员。 由于突出的工
作成绩和实干精神 ， 李宏塔被推荐为
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 此
后 ， 李宏塔担任了共青团合肥市委副
书记 、书记 ，合肥市委常委 ，共青团安
徽省委副书记等领导职务。 1987 年，组
织上打算安排李宏塔转岗 ， 在征求意
见时， 他说 ：“我就是想找一个干实事
的部门去工作。 民政尤其实在，是直接
给老百姓办事。 ”

“做群众工作，一定要深入一线、下
到基层，真正了解群众的生活。 ”如愿来
到省民政厅 ，李宏塔不坐办公室 ，一年
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基层度过。 他工
作实事求是，从不搞形式主义。 下基层
检查工作，随身带着当地重点救助对象
花名册，按名册调查情况。 下乡不搞接
接送送，直接让司机 “把车子开到送不
进去的地方”，步行进村入户了解情况。
李宏塔见到村民打招呼 ，拉家常 ，询问
粮食是否够吃 ，村务是否公开 ，生活还
有什么困难等， 如果发现政策没落实，
现场打电话给当地民政部门，当即解决
问题。

心里装着群众，一心为了群众。1998
年， 正值民政部提倡开展制订救灾预案
工作。针对历年安徽水灾频繁的状况，李
宏塔率先提出了在沿江地市推行救灾预
案。 之后，他一个县一个市地跑，狠抓落
实，要求写进政府的工作报告中。结果预
案刚刚做完，就遇到了百年罕见的大水。
因为安徽有备而战， 受灾群众安置得很
好，得到民政部的高度评价。安徽曾是全
国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省， 在总结汇报

该项工作中， 李宏塔实

事求是， 提出了税费改革后农村优抚对
象和五保户优待供养方面存在的严重问
题。他的报告立刻引起了省委、省政府和
民政部的高度重视。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的温家宝同志为此签发了意见。 使税改
费中容易忽视的困难群体问题因快速反
映得到有效解决。

李宏塔对待群众很贴心， 对待待遇
却很淡然。 他除了极少数重要公务赶时
间，从不坐专车，每天坚持骑自行车上下
班。 厅里安排小轿车接送，他坚决拒绝。
直到 2005 年， 工作单位搬到了远郊，李
宏塔才改乘公务车上班。 担任领导工作
20 多年，他骑坏了 4 辆自行车。 当年根
据省干部住房标准规定， 李宏塔应该享
受至少 70 平方米的住房。然而 1984 年，
他却搬进位于楼房最西面一套冬冷夏热
的两居室，在这套 55 平方米的旧房里一
住就是 16 年。 在省民政厅工作期间，李
宏塔曾先后 4 次主持分房工作， 分房近
200 套，却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房子。 后
来，省里按规定主动给他补了一个 20 平
方米的小套间， 李宏塔的儿子才有了一
个自己的空间。

李宏塔对吃、穿、住都不讲究，也不
抽烟不喝酒。虽然他一生节俭，但家中却
没多少存款。对于钱去哪了，省民政厅机
关里的不少人心中都有数，在每年“送温
暖”“献爱心”的名单中，李宏塔的名字都
是排在最前面。这样的排名，不是以职务
高低，而是以捐赠的数额多少来定。每当
到农村看到“五保户”家的房子漏雨、到
福利院看到老人被子太薄时， 李宏塔就
会想起祖父李大钊救济穷人时的样子，
情不自禁地想帮助他们。

“革命传统代代传， 坚持宗旨为人
民。 ”李宏塔表示，他的祖父宣传马克思
主义，成立中国共产党，目的就是想改变
旧中国受欺辱、人民贫困的状况。 现在，
中国实现了独立自主， 脱贫攻坚战取得
了全面胜利， 李宏塔祖父的心愿已经完
全实现。 他还将继续传承好李大钊的良
好家风，把人民群众放在第一位，踏着先
辈们的脚印继续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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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音乐歌颂党和祖国

■ 本报记者 夏胜为

“吕老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 ，一生
坚持歌颂党 、 歌颂祖国 、 歌颂劳动人
民 。 他不懈奋斗的精神值得大家学
习 ！ ”6 月 29 日上午 ，安徽无为 ，84 岁
的退休干部王惠舟早早地守在电视机
前，观看“七一勋章”颁授仪式。 当看到
熟悉的面孔———吕其明伴着他自己创
作的交响乐 《红旗颂 》步入人民大会堂
时 ，王惠舟激动不已 。 “吕老是从无为
走出去的人民音乐家 。 上世纪 80 年
代 ，当我听到他为无为广播创作的 ‘家
乡晨曲 ’时深受鼓舞 ，在报上发表了一
篇感悟文章并寄给了他 ， 没想到竟然
收到了言辞恳切的回信。 从此，我们一

直有往来。 吕老今天获得‘七一勋章’，
我向他致敬！ ”

今年 91 岁高龄的吕其明，是新中国
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 著名电影
音乐作曲家。 70 年来，他先后为《铁道游
击队》《焦裕禄》《雷雨》等 200 多部（集）
影视剧作曲，创作《红旗颂》《使命》等 10
余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300 多首歌曲，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谁不说俺家乡
好》等歌曲广为传唱，荣获“中国音乐金
钟奖终身成就奖”。

“我 10 岁参加新四军，15 岁加入中
国共产党， 是党把我从一个一无所知的
孩子，培养成一个有道德、有理想、有血
性的军人和敢于担当的文艺工作者。 ”吕
其明感言，“回想多年创作生涯， 其实只
是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那就是践行着
我的入党誓词，传承红色基因，全心全意
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创作。 ”

吕其明出生于安徽无为， 成长于一
个革命家庭。抗战时期，父亲吕惠生积极
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曾担任皖江抗日根
据地行政公署主任。 吕其明从小便受到
父亲的巨大影响。 1940 年，年仅 10 岁的
吕其明被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吸收为
小团员。 1945 年，吕惠生牺牲。正是这一
年，15 岁的吕其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部队文工团 9 年的战斗生活和艺
术实践， 让吕其明受到极大的锻炼和艺
术熏陶。新中国成立 1 个月后，吕其明脱
下深爱的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
走上了电影作曲的岗位。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
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
人的歌谣……”1956 年，26 岁的吕其明
应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配乐，一首充
满浓郁乡土气息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

琶》，传遍大江南北。 里面用到了许多山
东民歌的元素， 这归功于解放战争时期
他在山东度过了几年时光。

1965 年， 吕其明创作的管弦乐序曲
《红旗颂》在“上海之春”舞台初试啼声。
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 这部中国音乐
史上的杰作被无数次演绎。 《红旗颂》描
绘了开国大典时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时的情景。吕其明接到创作任务后，乐
思、灵感、激情源源而来，眼含热泪，把自
己对天安门、 对红旗的热血回忆都写了
进去，一个星期就写成了《红旗颂》。乐曲
响彻云天、气壮山河，表现了中国人民在
红旗的指引下，意气风发、一往无前的豪
迈气概。

虽然早就传遍海内外， 但吕其明并
未放弃对《红旗颂》的打磨。2019 年，在作
品首演 54 年后，他才最终定稿———在尾
声的配器中加强了国歌的旋律。 “我把自
己感觉最完整、最完美的《红旗颂》献给
祖国。 ”吕其明说。

每创作一部作品， 吕其明都讲求感
同身受 ：为电影 《庐山恋 》配乐 ，就走访
盛产民歌的江西； 为电影 《焦裕禄》配
乐，就奔赴兰考，研习河南的豫剧、河南
的民歌 ；为纪录片 《大庆战歌 》作曲 ，他
深入冰天雪地的大庆， 与石油工人们同
吃同住……

近年来， 吕其明依旧笔耕不辍，90
岁写出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91 岁
交出弦乐合奏《祭》。对他来说，这两部作
品与《红旗颂》同等分量，是他迎接建党
100 周年的激情表达。

“在有生之年，我想继续努力，分秒
必争地为党、为人民多创作一些作品。 ”
吕其明把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全
都融进音符里。

这一生，初心不改，一往无前

马毛姐 吕其明

陆元九


